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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西医院的发展 
— —

以工部局局属医院为主的探讨 

严 娜 

【摘要】 1844年，上海第一座西式医院——仁济医院成立。至 1943年，公共租界内先后存在 

过 72家西式医院，其中属租界工部局者 14家。工部局局属医院的出现 ，标志着工部局开始向民众 

提供医疗服务。除工部局所属医院外，在租界内还有个人和社会团体创办的多家西式医院。西式医 

院的出现促使了中国人求医对象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西医需求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西医在中国的体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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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Western Hospitals in Shanghai in modern times。_——study of hospitals affiliated to the 

Municipal Council YAN Na．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western hospital，Re@ Hospital，was set up in Shanghai in 1844．Until 1943， 
72 western hospitals were founded in public concession and among them 14 were affiliated to the Municipal Coun— 

cil．The establishment of Municipal Council affiliated hospital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fering service to the public．Apart from of Municipal Council affiliated hospitals，there were also western hospitals 

in the public concession created by social societies or individuals．Th e appearance of western hospitals promoted 

the change of object where people sought medical service，and embodied people’S increased need of western 

medicine，which promoted the systemiza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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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家西医院是仁济医院，由传教士魏雒 

林建立的诊所“仁济医馆”发展而来。西医院在上 

海的发展，颇为顺利。1877年《申报》的一篇时评有 
。  

： 

“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 

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 

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 

馆医治者 日多一 日，日盛一 日也。” 

又如，1883年刊刻的《淞南梦影录》中，作者感 

叹了西药的速效与外科手术的精妙： 

“西药则专取材于金石，故服止一二厘，无不立 

时见效。⋯⋯又有仁济医馆、同仁医院，为西人施医 

之处。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针易药石，痛疽瘰疠之属， 

不难著手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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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 ． 

1． 西式医院的先驱：仁济医院与公济医院 

1．1 仁济医院(Chinese Hospita1) 

1844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魏雒林在上海 

县城大东门外一个叫“南道(Nan Tao)”的地方创设 

诊所，即后来的仁济医院，是上海首家西式医院①。 

“有学者认为，早期的教会医院，用今天的眼光来 

看，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更像医院、旅馆、教堂三者 

的混合体” 。在工部局开办医院之前，上海的西 

医院都是由传教士建立的，其传教的目的、宗教慈善 

思想的本质，注定这些医院要承担比医疗更多的责 

任②。仁济医院自不必说。 

① 根据王尔敏在《近代上海科技与上海仁济医院》中的考察， 

雒氏于同年在上海小南门外选租房屋 ，约在 1844年 10月迁移诊所 

至0，J、南门夕 。 

② 关于传教士与医疗，可参见：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 

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 ：1835—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2010年版)；高唏《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 

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齐小新《口述历史分 

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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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医院建立之初，免费为华人治病。1845 

年，医院在教会的支持下，在上海外侨中进行募捐， 

最终募得2 800多两银子，在山东路麦家圈新建一 

所医院。仁济医院于 1846年7月移至新址，命名为 

“山东路医院(Shantung Road Hospita1)”，有病床 60 

张。1856年，魏雒林即将卸任院长之际，招收了中 

国人佐理管理医务，为上海培养了第一位中国西医 

师 【2 。王韬称雒魏林为“刀圭精手”，对西医赞不 

绝口： 

“施医院，即今仁济医院也。与墨海毗连，专治 

华人疾病。主其事者，为西医雒颉，称刀圭精手。西 

人于医学最严，必先于其国中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 

技，惧以疏庸杀人也。” 

魏雒林在《在华行医二十年》一书中对其诊所 

受欢迎之高，也是溢于言表： 

“医院一设立，建院宗旨就广为人知，每 日都有 

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 

诊。病人不仅有上海人，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和 

周边其他地区，远至崇明岛⋯⋯这些人民所表现出 

的信任，即使在我们交流的早期，也显得鼓舞人 
心 ’’E5] 

1880年，伦敦会与工部局签订合同，将医院行 

政交给工部局管理，期限25年。1904年，“25年” 

期满，非工部局雇员、英 国人淡文 b(c．J．Daven- 

port)担任院长，仁济医院改变过去免费治病的惯 

例，施行不同时间、不同等级实行不同收费标准的办 

法。1931年，由“山东路医院”正式定名为“仁济医 

院”。由于医院在施行大手术时是视病人情况而收 

费、对赤贫者免费，仁济医院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强烈 

欢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u1—16—822．上海 

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于仁济医院的简章、简史 

等文件．)。 

仁济医院，至今著名。其名“仁济”，正是世人 

对她仁心、仁术济世的赞誉。仁济医院，在病人都得 

到治疗的同时，还适时为部分贫民提供金钱和食物。 

早期其资金来源除了由教会提供、外侨募捐之外，比 

较固定的来源就是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捐款(表 1)。 

从各方面来讲，仁济医院都开了一个好头。此 

后在公共租界内开设的西医院，即使没有传教的成 

分，也大多都带有慈善的性质；即使不施粮放粥，也 

会对贫穷者提供免费治疗。由于这些医院的慈善支 

表1 仁济医院收入表(部分) 。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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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往往造成人不敷出的局面。因此，一些医院为了 

消除财政赤字，向工部局申请拨款。工部局财务处 

在核实了医院的收支之后，由董事会决定是否拨款 

及具体拨款金额。比如，1909年 5月 12日，宝隆医 

院申请拨款，根据完成慈善服务工作量的通常情况 

以及该院公布的年度账目，董事会批准了这项申请。 

次年2月2日，工部局给宝隆医院拨款 1 000两 。 

此后每年均有拨款。一般来说，此类申请都得到了 

通过 

1．2 公济医院(General Hospita1) 

1864年，天主教江南教区在上海法租界的科尔 

贝尔路 (今新永安路，近外滩)开设公济医院(图 

1)。除教会资助外，公济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还有 

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和社会捐款(上海 

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u1—16—795．上海公共租界工 

部局卫生处关于公济医院沿革及发展的文件)。在 

其后的发展中，工部局对其管理占主导地位。 

1875年 6月 14日，董事会与上海开业医生共 

同开会讨论上海公济医院迁址等有关问题。同年 

10月，工部局董事会提出，希望医院理事会能将医 

院交给工部局管理。董事会表示，他们不会直接管 

理公济医院，而是将设立一管理机构，与理事会自己 

的设想几乎完全一样 J。1875年 12月 19日，法租 

界公董局致信工部局，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改组方案。 

作为公董局津贴的交换条件，董事会可以在公济医 

院享有三等病房的 3个免费床位，公董局职员看病 

免费 30％ J。改组后，工部局 占2／3股份，公董局 

占1／3(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u1—16—795．上海 

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于公济医院沿革及发展的 

文件)。 

1877年，公济医院迁苏州河北岸虹 口头坝渡 

(今乍浦路桥北)。1927年，公济医院内添设痨病诊 

疗所 ，免费为上海外侨诊疗(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 

案 u1—16—795．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于 

公济医院沿革及发展的文件)。 

图1 公济医院(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H1—1—10—16上海公济医院．) 

工部局接管公济医院，这不单是一个归属权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作为租界市政管理机构 

的工部局开始正式向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承担起促 

进公民健康的责任。虽然在 1876年，工部局就创办 

了性病医院(Lock Hospita1)，但是，性病医院的创办 

目的是为了防治性传染病，只服务特殊人群，它的创 

办并不代表工部局有意承担起全租界居民的医疗责 

任。因此，1877年公济医院作为工部局局属医院向 

大众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这才表明租界的医疗开 

始向体制化发展。 

2． 西医院的专业化发展 

19世纪 70年代开始，公共租界内的医院出现 

了专业化分流的趋势，第一个专科医院是工部局建 

立的性病医院，它同时也是工部局建立的第一个医 

院。 

2．1 性病医院与隔离医院 

这两种 医院的建立，都是为了防治传染病。 

1900年，工部局所建的性病医院与华人隔离医院合 

并。 

2．1．1 性病医院(Lock Hospita1) 

1872年6月 10日，工部局董事会上提出了要 

建立一个性病医院的提议，亨德森(Dr．Henderson) 

认为，在上海此类医院最好只有一家，该院应置于两 

租界共同管理之下，由两租界均摊其经费。他坚决 

主张每周对妓女检查一次，在她们得了性病时要强 

制拘留。董事会通过亨德森的建议，但表示进一步 

的措施要等法公董局表态后才能采取。2周后，法 

租界的高尔(Gore)来信说，在公董局会议上，董事 

们讨论了2个租界共同建造性病医院的提议。1869 

年，公董局早已试图制定方案，来解决妓女传播性病 

的问题。但正如大家所知，在一个租界采取一种措 

施，而另一租界却不采取，则事必无成，因此就这么 

中止了。公董局说，现在任何措施若想要有效果，非 

花大钱不可。法租界的财政状况不允许公董局很快 

就作出决定 。̈。 。。公董局似乎有不愿合作的意 

思。 

7月 1日，亨德森在工部局董事会上说，花1 600 

两便可动手建造，但要使这医院处于能运营的状态 

则需要2 000～2 500两。董事会希望他能立即着手 

办理。亨德森说，他已经在福州路东段以250两银 

子买下一块地皮，作为院址。会后，工部局致信公董 

局，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但是，迟迟等不到公董局 

的明确答复。7月 29日，董事会决定立即动手，不 



中华医史杂志2013年 1月第43卷第 1期 Chin J Med Hist Janu 2013，Vol 43，No．1 

再等待公董局的回应了。当工部局独 自规划性病医 

院之时，11月 11日，公董局来信说将在下述两个问 

题上与工部局合作：①巡回检查是强制性的，而且两 

租界应同Et实施；②患病妇女将留院治疗，至主管人 

员认为可以出院为止 0̈l 。。 

此后，在性病医院的建造问题上，公董局多次出 

尔反尔，说好合作又不合作，导致性病医院的建设一 

拖再拖。经过多次商讨，性病医院终于1876年建成 

并投入使用，并且由工部局单独经营。 

2．1．2 隔离医院 

1883年 10月 15日，副总董何利德 (Chas．J． 

Holliday)在董事会议上说，由于公济医院内的天花 

病房不够用，因此需要建造一所隔离医院。他认为 

隔离医院不应设置在租界中心人 口稠密地区，比较 

好的办法是在别处设置单独的房屋，并且尽可能完 

全加以隔离。总董反对设立一所隔离医院，因为费 

用极大，又需要一些单独的护理人员等，并且一年中 

只有一个短时期(也就是传染病高发季节)才用得 

到[11] 。 

隔离医院最初出现在工部局的视野中，主要是 

为了防治天花、霍乱等传染病。由于各综合医院中 

基本都有隔离病房，且因为种痘的效果，隔离医院的 

建造并不急需。但是，1894年鼠疫爆发后，由于其 

传染迅速、被传染人员众多、当时又没有鼠疫疫苗， 

因此，大量的病人需要隔离，原来的隔离病房不够使 

用，隔离医院的建造被提上议程。1900年，工部局 

建立华人 隔离 医院 (the Chinese Isolation Hospi— 

ta1)①；1904年，建立外侨隔离医院(the Foreign Iso- 

lation Hospita1)，附有痨病治疗所(Tuberculosis Clin— 

ic)。至此，公共租界内专为防治传染病的医院规模 

初具，对各类传染病的防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2 神经病医院② 

精神病人，相对于患有身体疾病的病人来说，比 

较难处理。公共租界内早期的精神病人由各综合医 

院诊治，如果他们需要住院，有些医院内设有精神病 

房可接收其入院。 

1890年2月20 El，公济医院董事长致信工部 

局，请董事会考虑急需为精神病人的病房提供资金， 

并询问是否愿意考虑建造一座小的收容所来收治精 

神病人。总董咨询了许士先生，问他能否在租界内 

的监狱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住处，许士反对。反对的 

理由是：除了普通犯人关在那儿以外，如果还有女犯 

人，则必须为她们提供住处。亨德森也反对这样安 

排。公济医院董事则建议在首善堂所属的医院附近 

购买一二间小屋，或者购买他们的一小块地皮，在上 

面建造神经病医院。工部局董事会否决了这一提 

议，理由是：工部局没有义务为精神病人建造医院， 

目前提请工部局建造精神病医院，只不过是 1878年 

西人领事想辞卸看护各 自国家侨民中精神病患者责 

任的翻版，他们想要把这些责任推给工部局。如果 

工部局为他们提供一个地方，则所有外港及 日本的 

精神病人都将会送到这里。总董说，他向许士先生 

指出，公济医院财政状况甚好，为精神病人提供住所 

应是医院的附带事业，由于不能允许精神病人在租 

界内到处游荡，最后捕房亦不得将他们关起来，必须 

要负起责任。董事门特尔(D．Brand)认为，工部局 
一 直都想摆脱精神病人的困扰，各国领事应安排将 

他们从租界送走 ∞ 。 

精神病医院一直没有从综合医院中独立出来 ，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看护病人的责任问题。1901 

年3月，卫生处处长斯坦利(A．Stanley)向董事会提 

出要建造一家精神病院，以满足越来越多的病人的 

需求，被董事会否决。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加，建造 
一 座独立的精神病医院势在必行。1905--1907年 

间，工部局和领事团反复磋商此事，终于达成一致意 

见。1907年 10月 17 Et，工部局致信驻沪领事团 

说，精神病院为患有急性精神病并持有 A级、B级 

入院证明者而建立，这种证明由护士长发放。人院 

证明规定：病人在病房内住满6个月必须出院，因为 

精神病房并非为长期照料患有慢性精神病病人而 

建。慢性精神病人应该遣送回国，由其本国医院去 

医治。1907年 11月 13日，驻沪领事团复信同意这 
一 意见。一些精神病人国籍不明，领事不愿意为他 

们担负责任，精神病医院将对这些病人给予某种人 

道主义照料，以防止这些病人对公众进行滋扰，危及 

公众安全，或危及其 自身安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U1—16—576．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 

于上海市精神病患者收治机构设施的历史及其发展 

的文件．)。终于，西人神经病医院(Mental Hospital 

for Foreigners)于 1907年年底开放。 

2．3 维多利亚疗养院(Victoria Nursing Home) 

维多利亚疗养院(图 2)，在公共租界内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存在，这仅从其直属警备委员会，而不隶 

属卫生处医院股便可略知一二。 

① 1945年1O月由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后，改为市立第一传染 

病院。 

② 根据现代医学来看，“Mental Disease Hospital”应该翻译成 

“精神病医院”，而当时的表述，如费唐的报告，都是用“神经病医 

院”。在上海话中“神经病”，即是指精神不正常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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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维多利亚疗养院(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案 H1—1—12—36．维多利亚疗养院) 

1895年 10月 17 13，总董施高塔 (James L． 

Scott)说，他很想在租界内建立一所疗养院，他认为 

这将满足大量疗养的需要。因为公济医院难以承担 

这种治疗的全部事宜。而且由于医院内的修女们毕 

竟不是护士，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与医院一道来参与 

这个拟议中的计划。因此他建议由工部局来办理此 

事。开始时可以小规模办，比如从英国请 3名护士 

来，1名兼任护士工作的护士长，并为这些人提供一 

套房子。他确信，只要这个方案一旦付诸实现，必会 

引起巨大的轰动，其成功是必然无疑的。董事们很 

赞同这个机会。1896年 9月，首批护士从英国来 

沪，疗养院由担文先生正式开始经营n。 加。 

疗养院设立之初并未有特定的名字，1897年为 

庆祝英国维多利亚有女王登基 60周年，该疗养院正 

式命名为“维多利亚疗养院”。 

疗养院，顾名思义，其主要功能并非治疗疾病。 

因此，疗养院的公费“医疗”与舒适的环境除了让人 

羡慕之外，也引起了非议。1897年 12月 1日，工部 

局董事会上提出来这个问题。总董伯克 (A．R． 

Burkil1)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实际上该疗养院为 

某一社会阶层的病人提供护理，却由公家负担其费 

用，而所涉及的那个阶层是付得起护理的全部费用 

的。副总董斐伦(J．S．Fearon)赞成立即提高收费额 

度。会议最后将此事提交财务委员会，并指示总办 

草拟关于疗养院的报告  ̈钾。但 由于工部局在此 

时对维多利亚疗养院不具有管辖权，因此此事不了 

了之。 

1901年 3月，担文先生致信工部局，他决定把 

维多利亚疗养院正式移交给工部局管理。工部局非 

常乐意接受这一举措(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ul一16 
— 556．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于维多利亚 

疗养院的发展史以及其扩建与迁址的文件)。1904 

年 12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将维多利亚疗养 

院收费标准交由警备委员会处理  ̈。此后，维多利 

亚疗养正式归警备委员会直辖管理。 

1910年9月 14日，担文律师事务所来信，抗议 

维多利亚疗养院的护士拒绝接收袄教徒(Parsees) 

人院。工部局董事会就此事展开讨论。卫生官的意 

见是强烈反对非欧洲病人人院。会议决定，如果能 

方便地向他们提供单独的床位，可以让袄教徒人院。 

会议复函，大意为代理护士长拒绝接纳是出于误解。 

工部局又通知该院在职护士们，其服务条件中必须 

作一条申明：所有的病人将都是欧洲人_1 6J醯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维多利亚疗养院摒除只 

收欧洲人的条款，收治所有伤病人员。 

维多利亚疗养院从成立到 1937年 13军进犯上 

海之前，其为收治对象的特殊选择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它经常受到投诉。为了更好地管理疗养院， 

1930年，工部局成立了“维多利亚疗养院管理委员 

会”，由2名工部局成员和 1名非工部局成员组成， 

他们是：工部局成员麦克当娜夫人(R．G．MacDon— 

aid)和麦休斯(F．N．Matthens)；非工部局成员惠特 

尼夫人(J．S．Whitney)(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Ul一 

4—757．维多利亚疗养院管理委员会的任命等事 

宜)。 

3． 同人不同院 

公共租界中的医院，很多都是“定人”开放的， 

即使是综合性医院也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其中除 

了牵涉到性别问题以外，医院接收对象的区别仅在 

“华、洋”之分。 

工部局所建医院中，除了公济医院中外病人兼 

收以外，其他都区分华洋收治：西人隔离医院(Isola— 

tion Hospital for Foreigners)，华人隔离医院(Chianese 

Isolation Hospita1)，西人神经病医院(Mental Hospital 

for Foreigners)，西人痨病疗养 院 (Tubercu—losis 

Nursing House for Foreigners)，华捕医院(Chinese Po— 

lice Hospita1)，印捕医院(Indian Police Hospita1)。 

公共租界内其他对收治病人有要求的医院情况 

如下 ：仁济医院(Chinese Hospita1)，专收华人；同仁 

医院(St．Lukeg Hospita1)，专收男性华人；广仁医院 

(St．Elizabeth~Hospita1)，专收女性华人；圣心医院 

(Sacro Cuore Hospita1)，专收华人；俄国希腊教医院 

(Russian Orthodox Hospita1)，专收西人；上海疗养卫 

生院(Shanghai Sanitorium)，专收华人；中国红十字 

会医院(Red+Hospita1)，专收华人；福民医院(Foo 

Ming Hospita1)，专收华人；上海劳工医院(Shanghai 

Labor Hospita1)，专收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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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费唐的调查报告，宏恩医院(Country Hos— 

pita1)是中外病人兼收的，但是在该医院成立的初 

期 ，情况并不是这样，而且宏恩医院是由雷纳(Rei— 

na)捐给工部局的，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此有必要 

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925年 3月，雷纳向工部局提出要捐献宏恩医 

院，但是要求医院一定要留用原来的德 国医生。4 

月 8日，总董与诸多医师及社会知名人士商讨，是否 

应该接受这一赠与。他们一致认为工部局肯定应该 

接受这一曾与而对德国医生安置的问题留待以后解 

决。会议决定，迅即接受雷纳先生曾与工部局宏恩 

医院的提议。雷纳先生获知此消息后说，他特别希 

望赠与契约中规定，保证该医院只能为外国侨民的 

利益所使用。契约起草人麦克劳德先生觉得问题在 

于，是以整个工部局作为受赠人，还是以作为受托人 

的个别董事为受赠人。鉴于以下事实，即现在还不 

可能预测董事会是否有华人代表的时候，董事会决 

定赠与契约目前以总董、总裁和总办为受赠人起草， 

他们以受托人资格代表外国侨民。12月 9 Et，雷纳 

和麦克劳德认为工部局董事会应该是受赠人，并且 

3名受托人应被任命为“控股受托人”。董事会一致 

赞成。关于医院理事会的组成，总裁提出 1份 1O人 

名单，会议批准后强调：第 10名理事(1名由董事会 

提名的医院理事)本人应是工部局董事。董事们一 

致同意应有2个董事会董事作为理事。院理事的任 

期只有 1年。关于最高控制权，在必要时董事会有 

权不进行重新任命。董事们认为，如果工部局要负 

责的话，它必须有压倒一切的权力 8̈J 。 

医院在执行区分收治规定时，是非常严格的，但 

是，工部局在特殊事件处理上，也会干预医院的收治 

规定。 

1926年8月，福州路上发了了一起警官和持械 

强盗的混战，当时有一名受伤西人警察和一名华捕 

被送到公济医院医治，虽然华捕胃部严重受伤，但公 

济医院拒不接受。警备委员会的意见是，如果华捕 

在执行任务时严重受伤，那只有外国人可以在公济 

医院治病的规章应该有个例外。总董指出，该医院 

规定只有外国人可以在该院治病的规章制度是该院 

当局必须严格遵守的，但他认为应该向院长说明，如 

果华捕在执行任务时严重受伤，而且转送到中国医 

院会不利于他的康复，那就应该作为例外  ̈ 。 

从上述医院对收治人员的区分来看，具有一定 

鄙视华人的意味。但这并不表示这些有意的区分都 

是恶意的，有时是为了达到分流的目的。比如仁济 

医院，雒魏林建立的初衷就是免费为贫穷华人治病。 

4． 工部局的资助 

工部局为鼓励非局设医院向中外贫困病人提供 

免费病床，自1870年起，每年都要向这些医院提供 

固定捐助。第一家收到工部局资助的医院是仁济医 

院，据前表可知，1870--1938年间，工部局的捐款总 

计达403 924两。 

工部局资助医院除了直接捐款以外，另一个重 

要渠道是减免房捐。笔者找到的最早的一份医院向 

工部局申请减免房捐的申请书，时间是 1937年 1月 

26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ul一16—851．上海 

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于日本上海居留民团立诊 

疗所的创立及就医情况的文件．)。有需要的医院 

除了填写申请书以为，还要附上一份说明，其中有申 

请减免的原因、具体收支情况。一般情况下，具有慈 

善性质、免费施医给药的医院都能得到工部局全免 

或部分免除房捐的许可。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 

后，此种减免申请保 留，申请书也沿用工部局的样 

式，除抬头由原来的“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p— 

plication for Grant in Aid or Remission of Taxes”改为 

“上海特别市第 ×区公署”以外，其余一模一样(上 

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u1—16—851．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卫生处关于日本上海居留民团立诊疗所的创 

立及就医情况的文件．)。 

1936年，位于法租界的四明医院致信工部局 ， 

鉴于他们医院的慈善性质，公董局每年都给予赞助， 

但他们希望还能得到工部局的赞助。工部局董事的 

意见非常一致，回信拒绝了四明医院的请求，理由 

是：如果他们这次赞助了法租界的四明医院，那么以 

后就会有更多的不是公共租界的医院来向工部局要 

赞助，这将会置工部局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上海 

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ul一16—858．上海公共租界工 

部局卫生处有关四平医院简况文件．)。 

工部局在赞助医院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分明：① 

对于公共租界内的医院，只要具有慈善性质，在申请 

资助或减免房租时，都能得到一定的支持；②对于非 

公共租界内的医院，工部局一般不予以资助。 

5． 医院统计分析 

医院，一直是卫生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

。 据工部局档案中有关医院的记录，法租界共有 

过 l2家医院，公共租界有72家，总计 84家。其中， 

战时临时开辟 8家医院，6家位于公共租界，2家位 

于法租界。按创办年份统计：1843--1850年，1家； 

1851—1860，0家；1861—1870，2家；1871—188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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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881--1890，1家；1891--1900，3家；19O1— 

1910，8家；1911—1920，4家；1921--1930，8家； 

1931—1943，33家(表2)。 

35 

2O 
l5 

。9 
0 

按创办年份统计医院数量表 

工部局档案中的医院分类，一共分 3类：①公立 

(Public，实指工部局局属医院)；②私人(Private，私 

人医院)；③特殊(Special，社会团体建造的医院)。 

根据这个分类统计，工部局局属医院 14家，私人医 

院5家，社团医院21家，其余未能查明创办者。其 

中教会创办医院9家(含分院)，计入社团医院。 

从表 1可以看出，在 193l一1943这段时间内， 

新开办的医院数量陡增。1937年前后，集中出现一 

批战时临时创办的医院，主要救治伤员和难民。除 

了这一部分，在这个阶段内社团创办医院出现了峰 

值。社团医院基本都带有慈善性质，很多医院创办 

的初衷就是为贫民服务。如，华联医院缘起 自述：疠 

疫滋生，皆以贫民处所为策源地。因其卫生设备简 

陋，问医求药时感艰难(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u1 
— 16—850．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关于中国 

“华联医院”的由来及其组织机构的文件．)。由此 

也可以看出，疫病的流行，是促使民间办医的一个重 

要因素。根据胡勇的研究，20世纪 30年代上海霍 

乱流行  ̈，这和 30年代出现办医的峰值有因果联 

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战时临时医院、各警察 

监狱医院(内部使用)以外，工部局只有一家综合性 

医院，即公济医院。虽然维多利亚疗养院后期也具 

有综合性医院的性质，但工部局创办的初衷绝非于 

此。此外，工部局所办对公众开放的医院——性病 

医院、华人隔离医院、西人隔离医院，都是为了防治 

传染病。20世纪初组建起来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其 

主要研究工作也是为了防治传染病。防疫是公共卫 

生中重要的环节，工部局通过食品卫生等方面来预 

防传染病，而通过建立隔离医院来治疗、阻断传染 

病。 

· 45· 

上海的西医院，主要是在公共租界内发展起来 

的，其中多家医院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接收并服务至 

今。西式医院在上海繁荣的过程，体现了西医在体 

制上胜过中医的过程。人们对西医越来越多的需 

求，刺激了西式医院的开设。虽然一些医院对病人 

区别对待，让人感觉有歧视的成分，但是这些西式医 

院在整个上海的医疗体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世人 

有 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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